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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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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民间二郎神信仰中包含水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神、戏神等诸多因素，聚合
为内涵丰富的川主崇拜文化。该信仰产生于具有祆教文化背景的川蜀地区，二郎神的种种神性又与祆
教雨神 （得悉神，又作蒂什塔尔）特征相吻合，由此推测，二郎信仰源头应为祆教雨神崇拜。
侯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题词：二郎神　川主崇拜　祆教　得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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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什塔尔

一

在民间信仰中，二郎神是一位地位独特、颇
有个性的神祇，关于他的事迹，自宋至清的地
志、神谱、笔记、小说中多有记载。然而摹写最
生动、影响最广的，还要数明代神魔小说 《西游
记》。在书中，二郎神的身份是玉帝的外甥，却
远居川西灌口，独立于天宫神统之外，“听调不
听宣”。只有当孙悟空大闹天宫、天界诸神束手
无策时，他才应召出山，大展神通，一举将 “妖
猴”拿获。他的神通与威力，似乎仅次于最终降
伏孙猴子的佛祖如来。
对这位个性十足的神灵，学者们也给予特别

关注，相关研究不可谓不深入①。不过谈到二郎
神的宗教背景，学者的看法却始终不能统一。多
数人认同道教说，以为从二郎神 “清源妙道真
君”②、 “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③等称号即可看
出。然而也有持佛教说的，如学者张政烺即指
出，二郎原型很可能是佛教毗沙门天王的次子二
郎独健，其 “哮天犬”当即独健所携神鼠演化而
成④。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二郎信仰可能根于祆
教⑤。意见的纷纭参差，一定程度上缘于二郎传
说的纷繁复杂。例如单是二郎姓氏，就有李、
杨、赵、邓等不同说法⑥；而相关传说的年代、
地域、事迹，也都纷说不一———这种说解上的纷
繁，适足以说明此神由来久远，其原初面目早已
沉埋于历史尘埃之中。后人对二郎由来的解说，
自然也莫衷一是。
不过在诸多猜想中，笔者对源于祆教的观点

颇表赞同⑦。至少，这一派说法有着不容忽视的
文献依据。清人吴任臣勾稽史料所著的 《十国春
秋》中，有一条记述蜀主王衍事迹的文字：

帝 （指王衍）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
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姓望
之，谓为灌口祆神。⑧

这条文字披露：五代前蜀主王衍在位 （９１８
－９２５）时，灌口所供奉的大神乃是 “祆神”。从
王衍的装束可以想见，该神偶 “披金甲、冠珠
帽、执戈矢”，仪容华美，气度不凡；致使以奢
糜称闻的蜀主王衍也效其服饰，招摇过市，百姓
因之叹为天神。———史家寥寥数语，生动勾勒出
蜀地当年上自割据军阀、下至芸芸百姓对祆神的
崇拜之情，不经意间道出灌口神的祆教信仰背
景。那么，此 “灌口祆神”，是否就是二郎神呢？
史籍中的另一条记载给出了答案。
据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引 《贤奕》记

载：
二郎神衣黄弹射拥猎犬，实蜀汉王孟昶

象也。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象
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 “此灌口二郎神
也。乞灵者辄应。”因命传于京师，令供奉。
盖不忘昶，以报之也。⑨

孟昶 （９３４－９６５在位）是继 “前蜀主”王
衍之后统治川蜀的割据军阀，史称 “后蜀主”。
此条史料虽然从花蕊夫人不忘孟昶旧恩着眼，却
侧面反映了孟昶与王衍有同好，也喜欢效仿 “灌
口”神的装束。两条记录相互参照，至少说明两
点：一是王衍所效仿的 “灌口祆神”即 “灌口二



郎神”；二是彼时彼地的统治者及百姓敬奉祆神，
相沿成习，祆教在当时的川蜀地区影响颇大。
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外

来宗教，公元前６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 （前
６２８－前５５１）所创建。该教崇尚光明，其宗教
活动有拜火之仪，因而被视为拜火教，传入中国
后则称 “火祆教”或 “祆教”——— “祆”字从
“天”，这是因为该教礼拜日月光明，中国人误以
为拜天之故⑩。
单凭 《十国春秋》一句 “灌口祆神”便得出

蜀地盛行祆教的结论，毕竟显得证据薄弱。不过
我们还可举出不止一条证据，证实祆教在蜀地的
传播历时久远、根基颇深。
证据之一，唐代刘禹锡撰有 《牧护歌》，据

学者考证，“牧护”即 “穆护”，本是琐罗亚斯德
教祭司 Ｍｏｇｕ的汉文音译，也用来称呼祆教信
徒瑏瑡。此外，宋人姚宽 《西溪丛语》卷上谓 “至
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奏
闻”瑏瑢； 《唐会要》卷４７提到武宗 “勒大秦、穆
护祆三千余人还俗”瑏瑣等事，都可证实此点。再
有，《魏书·西域传》“波斯国”条有 “大官摸胡
坛，掌国内狱讼”，其 “摸胡坛”据考也是 “穆
护”的别译瑏瑤。———刘禹锡曾被贬夔州 （今四川
奉节、巫溪一带）刺史，其所作 《牧护歌》当是
模仿夔州流行的祆教祭祀乐曲写成，并因以命
名瑏瑥。此足证彼时祆教流行于川蜀地区，在民间
影响广泛。
证据之二仍与刘禹锡 《牧护歌》有关。宋代

黄庭坚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２５ 《题牧护歌后》

１６谓：
曩尝问南方衲子云： “牧护歌是何等

语？”皆不能说。后见刘梦得作夔州刺史时
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曲，亦不可解。
及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乃云： “听说侬
家牧护。”末云：“奠酒烧钱归去。”虽长短
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语，乃知苏傒嘉
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
阳作 《参同契》也。
黄庭坚受新党迫害，一度被贬为涪州 （今四

川涪陵）别驾、黔州 （今四川彭水）安置。他的
话，来自耳目闻见。且此歌与 “赛神”相关，应
是祆教流行蜀地、至宋余韵未歇的又一明证。
证据之三，前引文字中黄庭坚还提到写 《牧

护歌》的苏傒系嘉州人。嘉州即今四川乐山，那
里是赵二郎的家乡。二郎的祆神身份，已呼之欲
出了。

证据之四，元代曲家李直夫撰有 《火烧祆
庙》杂剧瑏瑧，惜剧本不传。然该剧大致情节，尚
保存在史志、传说中。如 《渊鉴类函》卷５８
“玉环解”条云：

《蜀志》曰：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
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
年。后以宫禁，出外六载，其子以思公主，
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
实对。公主遂托幸祆庙为名，期与子会。公
主入庙，子睡沉。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
附之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
焚也。瑏瑨

此故事发生在蜀地，而公主与陈氏子相期的
幽会之地，正是祆庙。正如古代爱情故事多选佛
寺为幽会之所，可证佛教传播广泛一样；蜀公主
选择祆庙作为幽会之所，恰也说明祆教信仰在蜀
地流传广泛。此故事大概还演化为 “火烧祆庙”
之典，常为后世文学作品所引用。
以上仅从文学作品举证，即可获得祆教流行

蜀地的众多证据，取证时间上自唐五代，下至宋
元，涉及的作品含诗歌、笔记、戏曲、传说等诸
多文体，足可与 《十国春秋》相印证，说明作为
二郎信仰的社会文化背景，蜀地的祆教文化氛围
十分浓郁。
其实说到五代蜀主对祆教的信奉，还有一些

旁证材料很少有人注意。如据 《茅亭客话》载，
五代诗人李珣为梓州 （今四川三台）人，事蜀主
王衍，其先世为波斯人瑏瑩，他的妹妹即王衍昭
仪瑐瑠。祆教传入中国后，虔信者以胡人居多。李
珣及李昭仪都是波斯移民后裔，其信奉祆教之可
能，远大于一般汉族民众。而王衍统辖地区火祆
信仰氛围浓重，王衍本人也于衣着装束上效仿祆
神，这是否有着 “枕边人”及 “国舅爷”的影
响？

另外，王衍有些举动颇不寻常，如 “常爇诸
名香，昼夜相继，久而厌之，更爇皂角以乱其
气”瑐瑡。而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仪式，正是在祭
坛炉火中焚烧名贵香料瑐瑢。王衍焚香生厌，本可
自行终止，却仅仅 “更爇皂角以乱其气”，这是
否出于宗教仪式不可擅止的缘故？又如王衍尝

“乘船夜归，令宫女秉蜡炬千余照之，水面如
昼”瑐瑣，此举与祆教拜火尚光的教义相合，很有
些后世西南地区 “火把节”的气象———火把节与
二郎祭祀的关系，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说到。
此外，从古代二郎祭祀的宏大规模，也显露

出不同于华夏农耕文化的异质文化特征。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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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宋时蜀地二郎祭祀牺牲之丰隆，令人瞠
目。南宋曾敏行 《独醒杂志》瑐瑤卷５记述：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
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时
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
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
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
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
不敢留。永康藉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
祠之，号曰 “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膻，
不设他物，盖有自也。
几乎与曾敏行同时，洪迈在 《夷坚志》瑐瑥支

丁卷６ “永康太守”条中也记录说：
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至八

字王，置监庙官视五岳，蜀人事之甚谨，每
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无论贫富，必宰
羊，一岁至烹四万口。一羊过城，则纳税钱
五百，率岁终可得钱二三万缗，为公家无穷
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有
位，下逮吏民，无不瞻谒。
再有，曾官蜀地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有 《离堆

行》云： “刲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
根。”瑐瑦亦咏此事。
一神之祀竟用羊四五万口，此不啻天文数

字。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尚俭戒奢，民
间鬼神之祀不过只鸡斗酒，略表敬意而已。透过
以巨量牲畜为牺牲的二郎之祀，人们感觉到的是
基于游牧经济的域外宗教文化气息。

二

在讨论与祆教的关系时，进一步廓清二郎信
仰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
与二郎传说之纷纭复杂相类，二郎信仰的内

涵也十分繁杂。二郎信仰起于川蜀，初时带有明
显的地域色彩。二郎父子因治水而造福当地百
姓，因之被民间奉为 “川主”。每年夏历六月二
十四日，传为二郎神诞日瑐瑧，川蜀各县于是日纷
纷举办 “川主会”；相关信息见于州县地志记录
的，就有二三十条之多。此俗还扩展到西南其他
省份。

“川主会”准定于六月二十四日，不过在此
前一日及此后的一二日，还同时举行一系列民俗
祭祀活动，所祀神祇除了水神二郎之外，尚有火
神、雷神、马神乃至关云长等。而二郎在民间还
被奉为酒神、戏神，在祀典活动中也都有所体
现。此外，六月二十四日还被民间定为雨节及火

把节 （又称 “星回节”）……总之，一系列祭祀、
节庆活动都围绕二郎诞辰展开，分开来，似可视
为二郎复杂神格的各个侧面，合起来则形成蕴含
丰厚、声势浩大的川主崇拜文化。
在为期三四天的庆典活动中，二郎首先是作

为水神而接受祭享的。无论是灌口治水的李冰父
子，还是犍为、襄阳斩蛟的赵二郎、邓二郎，都
因治水而扬名天下。而二郎诞辰又有祈雨之俗，
还被定为雨节，显然也与其水神职能相关。据民
国修 《大邑县志》“岁时民俗”载：“六月……二
十四日，祭川主。如遇岁旱，各共迎川主祈雨，
应则签点会首，演剧酬神，谓之 ‘雨戏’。雨久
则禀官于太阳宫祈晴。”瑐瑨此俗还播至其他省份，
如民国修山东 《临清县志》就明确指出：“六月
二十四日，俗以为雨节。”瑐瑩 河北 《固安县志》
“岁时民俗”也说： “六月二十四日俗称 ‘分龙
兵’，是日雨，则谓分得勤龙，丰收有望；否则
雨泽愆期，岁或不稔。”瑑瑠显然，这一系列与祈雨
相关的民俗活动恰于二郎诞日举行，均可追溯到
二郎信仰中的水神崇拜。
二郎诞辰的祭祀活动，还包括火神祭祀，一

般在二十四日或前一日举行。据民国修 《广安州
新志》“岁时民俗”记载：“六月……二十四日祀
祝融，南丹宫各街演剧一本。又，川主会。”瑑瑡祝
融在这里显然是作为火神符号出现的。此外，也
有在川主会前一日祭祀火神的，如民国修 《大邑
县志》“岁时民俗”：“六月……二十三日，祀火
神、马祖。二十四日，祭川主。”瑑瑢清道光修 《绥
靖屯志》瑑瑣、咸丰修 《冕宁县志》瑑瑤，也都有类似
记载瑑瑥。
火神之祀在川蜀地区还演变为节日狂欢，且

看民国修 《西昌县志》对这一古俗的记录：
岁时民俗：六月：……二十四日，过街

梁迎川主神像巡街，观会者多自远而至。同
日向晚，全县市村然 （燃）火炬无数，大者
高及丈，小者五六尺。相传杨升庵诗云：
“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
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可想见其
胜概。……时为六月二十四日。……故每岁
是日然 （燃）炬聚会，曰 “星回节”。瑑瑦

此俗在云南等省份也十分盛行，可参看云南
《蒙自县志》的记述瑑瑧。 “川主”生日同时又是
“星回节”（俗称火把节），以映天炬火来为二郎
祝寿，其间不难看出二郎信仰与拜火之俗的密切
关系。
民间于二郎寿诞前后又祭雷神。如清道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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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金堂县志》瑑瑨、民国修 《广安州新志》瑑瑩等
志书，都记载六月二十三日举办 “雷祖会”的消
息。而此俗在其他地区也有流行。如据清光绪修
《苏州府志》：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祖诞，
……是月多食雷斋者，谓之斋月。”瑒瑠 而民国修
《吴县志》瑒瑡所叙更详：

六月……二十四日为雷神诞，城中圆妙
观、阊门外四图观各有神像，蜡炬山堆，香
烟雾喷，有集众为雷醮者，延羽流诵经，拜
表焚疏，颇形严肃。自朔至诞日茹素者，谓
之雷斋。……是日又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
拜祷于葑门之庙……
此外，民国修 《杭州府志》也有六月二十四

日于 “北山雷院炷香……设醮舍资”以祀雷神、
“郡人云蒸川赴，至今不废”瑒瑢的记录。而台湾等
地也有六月二十四日祭祀雷神的习俗，见 《台湾
省通志稿》记载瑒瑣。
其实，二郎信仰中还有马神信仰因素，这从

二郎传说中已见端倪。如 《龙城录》描述赵二郎
“青雾中骑白马，从数尊者，见于波面”瑒瑤。 《常
熟县志》也说：“会嘉州水涨，蜀人见雾中乘白
马越流而过，乃 （赵）昱也。”瑒瑥 《新搜神记》则
谓 “后运饷者见 （赵）昱乘白马……俨若平生
焉”瑒瑦。
二郎诞辰祭马神的民俗，同样见诸方志记

载。除前面所举 《大邑县志》载 “六月……二十
三日，祀火神、马祖。二十四日，祭川主”瑒瑧 之
外，《绥靖屯志》“信仰民俗”也记录说：“六月
二十三日 ‘三圣会’，祀关帝、火神、马神。”瑒瑨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 《冕宁县志》 “信仰民俗”瑒瑩。
另外，此俗也见于其他省份，如山东省 《清平县
志》：“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城内演
戏，祭赛马神，俗称为 ‘马神生日’。”瑓瑠 又 《北
平风俗类征·岁时》引 《新燕语》：

南中于岁之六月二十三日恒祭炎帝，而
都城内外骡马夫，皆醵钱以祭马王。是日车
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 “乞福钱”。
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不用猪，谓马王在教，
不享黑牲肉也。其象则四臂三目，狰狞可
怖，其神牌则书 “水草马明王”字样。瑓瑡

这些记述，都隐约透露出二郎信仰深处的马
神崇拜内涵。
至于前举 《绥靖屯志》所记二郎诞辰 “祀关

帝”瑓瑢，大概与二郎的战神身份有关。关羽在宋
代被奉为战神；而二郎执戈挟弓，本也是战神装
束。王衍、孟昶等割据军阀所以模仿二郎装束巡

行四方，非徒游戏炫奇，显然有自命战神、炫耀
武力的动机瑓瑣。而二郎生日祀关帝，正可看作二
郎战神神性之旁渗，如同二郎之火神神性旁移为
炎帝、祝融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羽祀
日被设定于二郎诞辰这一天———其实在民间，关
羽另有祀日，为夏历五月十三瑓瑤。
二郎神诞日同时祭祀水神 （雨神）、火神、

雷神、马神、战神……其信仰内涵之复杂，由此
可以概见。其实除此而外，二郎在民间还被视为
戏神、酒神，学者在这些方面多有论述，我们下
面还要谈到。
那么，作为 “灌口祆神”，二郎如此复杂纷

繁的神性因素，是否都能在祆教信仰中找到根
据？此外，琐罗亚斯德教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
教之一，拥有十分丰富的宗教神话及众多神祇；
那么受享于灌口、演化为二郎神的这一位，又是
祆教诸神中的哪路神灵？———我们不妨根据二郎
信仰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该祆神勾勒出一幅肖
像，以便按图索骥、追根溯源。
首先，从二郎父子的治水功绩来看，这位祆

神的主要神格应为水神，他长于治水，表现为斩
蛟除怪乃至行云布雨，旨在掌控旱涝、造福百
姓。其次，该神又应打有火神印记，可能还兼有
雷神之性；这倒与祆教的拜火性质相吻合。再
次，从二郎信仰中包含的马神因素看，该祆神应
与马神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本身即有神马变相。
另外，该神若相貌英俊、挟弓带犬，则连形象也
应与二郎相合。除此而外，该神大概还有着戏
神、酒神、战神的某些特征。至于二郎祭祀规模
庞大、牺牲丰隆，也应是该神祭祀的重要特点。
总之，如果有哪位祆神同时符合上述诸多条

件，他无疑便应是二郎神的原型。———那么，在
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谱中，真的能找到这样一位神
祇吗？

三

这位祆神真的被我们找到了，就是隋唐人所
记载、被西域诸国隆重奉祀的 “得悉神”。《隋书
·西域传》记录了西域曹国奉祀 “得悉神”的情
景：

（曹）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
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
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
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
曹国为中亚昭武九姓城邦之一，大致位于中

亚撒马尔罕 （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附近。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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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考证，曹国人所奉祀的 “得悉神”，又译作
“蒂什塔尔”（Ｔｅｔａｒ），是一位道地的祆神瑓瑥。
在琐罗亚斯德教诸神中，除了代表光明与善

的大神阿胡拉·马兹达外，蒂什塔尔 （即得悉
神）也是该教在中亚最受追捧的神祇之一。据琐
教经典 《亚什特》叙述，蒂什塔尔本是天狼星，
因 “蕴含着水种”，可以兴云致雨，故被视为
“星辰雨水”之神。“西海以东诸国”地处干旱的
中亚，以游牧经济为主，为使人畜兴旺，同样需
要甘霖滋润、河水沃灌。因此信奉祆教的曹国隆
重奉祀该神，也是自然之理。
在琐教神话中，蒂什塔尔的死对头———旱魃

阿普什 （Ａｐｏｓｈ，又作阿普沙），常常阻碍蒂什
塔尔兴云布雨、控制河水。于是蒂什塔尔化作金
耳朵的白骏马，戴着镶金的辔头飞落法拉赫卡尔
河边，与化作丑陋黑马的阿普什作殊死搏斗。双
方大战三昼夜，蒂什塔尔不能取胜，乃转而向神
主阿胡拉·马兹达求助，从神主那里获得 “十匹
马、十只骆驼、十头牛、十座山和十条适于航行
的大河之力”，终于战胜旱魃。于是甘霖普降、
万姓欢腾瑓瑦。
雨神蒂什塔尔和旱魃作战时，闪电雷火是她

的有力武器———学者指出，琐罗亚斯德教与其说
是 “拜火”，不如说 “拜光”更为准确。古代波
斯人敬奉三光：一为天光，即日、月、星辰之
光；二为地上的火光，三即为空中的雷电之
光瑓瑧。当蒂什塔尔以电光雷火向旱魃发起攻击
时，所显示的正是雷火神威。
再回头来看二郎信仰，我们发现其中很多难

解之谜，都能在蒂什塔尔神话中获得答案。如二
郎向以治水闻名，其诞辰又被定为 “雨节”，都
合于水神本份。然而民间又同时祭祀火神、雷
神，则似乎有违 “水火难容”的常识。———而蒂
什塔尔恰恰便是火祆教中的雨水之神，具有水神
及火神的双重身份。且雨水与雷电共生，而雷电
恰恰也是祆教所谓空中之火，因而二郎神性中水
火兼容的矛盾，也便迎刃而解。
有一点需要说明，即蒂什塔尔的性别问题。

在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蒂什塔尔原是一位女
神；单就此点而言，似乎对我们证实二郎神与蒂
什塔尔的渊源关系十分不利。然而这位女神又有
三种变形，每月凡十日一变，最初变为 “健美威
武的十五岁青年”，其次变为 “金犄角的公牛”，
最后变为 “金耳朵的白骏马”瑓瑨。这里的 “健美
威武的十五岁青年”，不正是对二郎年轻俊美形
象的准确描述吗？试观通俗文学对二郎形象的描

绘，大多突出其年轻秀美、俊雅清奇的特点。
《西游记》第六回借孙悟空之眼来看二郎神：“那
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气。真个
是：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更早
的话本故事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描述宋时东京
真君庙中的 “清源妙道二郎神”神像，也说
“……虽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齿。
但少一口气儿，说出话来”。这些描写，无非可
用 “健美威武的青年”一语来概括。而民间传说
中的二郎之所以被安排为李冰之子，是否与其年
轻英俊的相貌有关？

至于说到二郎信仰中的马神因素，答案也无
须另觅：“金耳朵的白骏马”正是蒂什塔尔三种
变相之一。而在该传说的高潮部分，与旱魃搏斗
的蒂什塔尔也刚好是以白色神骏的形象出现的。
其实火祆信仰与神马之关系，史籍早有记

载。唐人段成式 《酉阳杂俎》卷１０有 “物异·
铜马”一条，所述 “火祆”信仰情景即有神马出
现：

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祆祠。
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
异，因立祆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
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
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
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
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
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金，与此铜马嘶
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
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
此段记述虽带有传说性质，却也清晰勾勒出

唐代西域祆教信仰的侧影。文中提到的俱得建
国，又作久越得犍国，即唐代吐火罗道的王庭州
都督府瑓瑩，与前引曹国 （属康居都督府）毗邻，
同属于 《隋书》所说的 “敬事”得悉神的 “西海
以东诸国”。而这段引文中也一再提到神马：一
是祆祠中供有铜马，二是每逢 “岁日”有金色神
马自乌浒河中出，“与此铜马嘶相应”———这一
场景，不难令人联想到蒂什塔尔与旱魃化马相斗
的情节，连地理环境 （同在河中）也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在与二郎相关的李冰传说中，

竟也能找到跟蒂什塔尔神话情节相近的文本。据
《太平广记》卷２９１ 《李冰》叙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
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
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疆弓大箭，
约曰： “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

·９９１·　 　　　　　　二郎神源自祆教雨神考 　



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射其无记者。”
遂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
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
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
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弥弥而去。故
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 （出
《成都记》）瑔瑠

不难看出，此故事与蒂什塔尔神话有着惊人
相似之处：一是，两故事的主题同是神、魔幻化
为同类动物，相互争斗以求胜出；二是，双方所
选战场同在河边，而搏弈的动机，也同样为了争
夺对水旱之候的掌控；三是，两故事的主要情
节，又都是正义一方难以取胜，乃求助于人、
神，终获成功。二者间的主要区别，仅仅是一化
马、一化牛而已。然而如前所说，蒂什塔尔的三
种化身中，就有 “金犄角公牛”的变形。且据学
者考证，琐教神话中也确有蒂什塔尔化牛斗旱魃
的情节瑔瑡。一则出自琐教经典的中亚古老神话，
与一则流行于中国祆教盛行区域的民间传说竟如

此一致，两者间有着何种关系，已是不言而
喻瑔瑢。
不过应该特别说明，尽管二郎信仰很可能有

着域外祆教源头，关于李冰的后世传说也染有祆
教神话色彩，但这并不能反证战国治水英雄李冰
本身与祆教有何瓜葛。二郎信仰的崛起，恐怕只
是域外宗教攀附华夏名人以求发展的结果。祆教
雨神蒂什塔尔与李冰恰恰在治水上存在共同点，
汉、胡群众面对难以驾驭的江河产生兴利除害的
共同愿望，遂成为推动两种文化结合的动力。而
蒂什塔尔神的化身之一———英俊少年形象，也便
以李冰次子的形象入祀灌口李冰祠，后竟喧宾夺
主，成为灌口祠庙的主神。
事实上，蒂什塔尔神话中的神马、神牛，在

灌口周边都留下了遗迹。如流经都江堰工程的岷
江段，即又有 “金马河”之称瑔瑣，此名犹带祆教
神话遗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蒂什塔尔化作金耳
白马与旱魃搏斗以及西域乌浒河 “岁日”有金马
出水等神话传说。而都江堰周边一些历史上曾存
在、或今天犹在使用的地名，如金马口、金马
渠、戏马台乃至金马山等，似乎也都与这些传说
有关。
此外，李冰化牛的传说在灌县、成都一带也

留有遗迹。据 《华阳国志》记述，李冰曾 “作石
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 ‘犀
牛里’”瑔瑤。这里所说的 “犀”，实为牛。而当地
历史上还有石牛门、石牛堰等地名。李冰造石牛

一事，在扬雄 《蜀王本纪》、郦道元 《水经注》
及杜甫、岑参、陆游等人的诗文中也都有记载、
吟咏。甚至李冰石牛原物，在上世纪中叶也还有
遗迹可寻瑔瑥。笔者认为，所谓石犀、石牛，多少
都与李冰化牛斗江神的神话有关，并可追溯到早
期的蒂什塔尔神话。

四

二郎信仰源自蒂什塔尔信仰，还可从祭祀场
面看出。在西域曹国，得悉神每日祭品为 “驼五
头、马十匹、羊一百口”。巨量的祭享牺牲，似
当象征蒂什塔尔从主神马兹达处所获得的 “十匹
马、十只骆驼、十头牛……”之神力。 《隋书》
所列为每日的供量，若以年计，则需马、驼数千
头，羊三四万口———这与灌口二郎之祀一岁用羊
“四万口”的数字，竟合若符契。农耕社会驼马
不易得，羊却是畜养及食用量极大的家畜，故舍
驼马而祭以羊，当为农耕文明下的变通做法。即
便如此，此种祭祀规模仍富于震撼力，二郎之祀
源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在此又获一证。
在曹国得悉神祭祀中，那件 “阔丈有五尺，

高下相称”的 “金破罗”（即金叵罗），格外引人
注意。那其实是体积庞大的盛酒器，它引领我们
关注到二郎的酒神身份。学者杨向奎在为张政烺
《玉皇姓张考》所作的跋语中，就二郎神在宋代
民间被酒行祭祀，提出疑问：

《陔余丛考》引高翥 《菊磵小集》咏张
大帝及李二郎诗有云： “箫鼓喧天闹酒行，
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
曾到杜康。”盖以当时辇下酒行多祭二郎神
及祠山神者也。此事甚怪，张渤、二郎俱以
导水成名，何以酒行祀之？岂此二人俱嗜酒
耶？瑔瑦

其实以酒祀神正是蒂什塔尔祭仪的突出特

点。宗教史学者姜伯勤撰文指出：“‘提什塔尔’
（按即蒂什塔尔）即 ‘得悉神’，中亚以酒祭之。
敦煌亦以酒祭祆神祈雨。”瑔瑧 姜文据以论证的材
料，一为天水市１９８２年发现的隋代屏风石棺床
墓中的图像，其中第九扇屏风绘有酒浆自兽头流
入大瓮的图案。姜文认为，所绘即敦煌祆教信众
以 “金叵罗”盛酒、祀祆神祈雨的情景；另一材
料为敦煌写本 《敦煌廿咏》中的 《安城祆咏》，
诗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于此兴。一州祈景柞，
万类仰休征。萍藻来无乏，精灵若有凭。更有雩
祭处，朝夕酒如绳。”“雩祭”即祈雨祭仪，而
“朝夕酒如绳”的情景与隋代屏风所绘一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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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明酒在祆教祈雨祭仪中的重要功能。
姜文还特别指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义，伊

朗雅利安人的帝王、英雄及其子嗣之所以能除妖
建功、兴旺种族，全靠饮用一种以豪摩 （植物
名）汁酿制的美酒。故豪摩酒在祈雨仪式上独具
特殊的宗教意义，不独为宴饮助兴而已。
受蒂什塔尔神祭祀的影响，早期二郎祭祀也

对酒格外借重，直至宋代，川蜀尚留有 “当神之
生日，郡人醵迎尽敬”瑔瑨的习俗。而川蜀赛神也
有 “饮福”“酹神”之仪，所唱 《穆护歌》中更
有 “倒尽百瓶归去”之句瑔瑩。由是观之，宋代民
间酒行多祀二郎，尚存祆教雩祭遗意。
至于二郎神戏神身份的由来，学者看法不

一，或以为二郎本为生殖神，辗转而成戏神瑖瑠；
或以为二郎既为祆神，而 “祆神与乐舞……密不
可分”；再往上，则与印度乐神湿婆有关联瑖瑡。
笔者同意二郎戏神身份源于祆教的说法，并认为
可能仍与蒂什塔尔有关。
如前所说，西域诸国对蒂什塔尔 （得悉神）

的祭祀，牺牲丰隆，载酒载歌，场面十分宏大，
充满节日气氛。宗教史学者指出：祆教在中国的
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已部分失去域外琐教固
有的宗教蕴含，转而演化为一种带有胡风的民俗
信仰，其重要活动，即举行包含祈福、酒宴、歌
舞、幻术、化妆游行等内容的 “赛祆”仪式瑖瑢。
这种盛行于中国西北的赛祆活动，与西域得悉神
祭享内容相近、时地相接，渊源关系崭然可见。
而从这种赛祆活动的娱神性质来看，其所娱主神
蒂什塔尔被视为戏神，也就理所必至。而在祆教
盛行的西南地区，载酒游行、燃炬狂欢的 “川主
会”、“星回节”，同样是一种赛祆活动，二郎承
接蒂什塔尔成为戏神，也便不可避免瑖瑣。
明代汤显祖的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

般被认为是最早披露二郎为戏神的文献，内云：
予闻清源，西川灌口神也。为人美好，

以游戏而得道，流此教于人间。讫无祠者。
子弟开呵时一醪之，唱啰哩嗹而已。瑖瑤

从记述中还可看出，当时戏班以 “一醪”敬
神，这仍可归结为以豪摩酒敬奉蒂什塔尔的祆教
仪轨。而口唱 “啰哩嗹”者，显非汉文歌词，不
知是否即 《穆护歌》之类的遗音，尽管此 “三字
经”常常出现在后来的剧本中，亦为佛徒道士所
普遍唱诵瑖瑥。
在域外某些文化中，酒神与戏神渊源颇深。

如希腊悲剧相传即是由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乐

舞演变而来瑖瑦。考虑到西亚、中亚曾经有过的

“希腊化”的历史阶段，蒂什塔尔之兼有酒神、
戏神神格，或许有此因素影响，也未可知。
以上总结了二郎信仰在雨水神、火神、雷

神、马神、酒神、戏神等方面与蒂什塔尔信仰的
重合之迹，同时对比了二郎祭祀与蒂什塔尔祭祀
在场面、规模上的雷同。其实，从二郎神执戈、
挟弓、带犬等形象细节中，也能找到祆教信仰的
一些迹象。
据学者考证，蒂什塔尔信仰在中亚传播时曾

与叙利亚狩猎女神阿尔特米斯结合，并融入粟特
娜娜女神信仰中，故娜娜女神所持之弓，应来自
蒂什塔尔瑖瑧，进而传到 “灌口祆神”的手上腰
间，成为二郎兵器的标准配备。此外，学者于敦
煌壁画的祆神及胡将肖像中，屡屡发现 “山型
叉”、“三叉戟”等兵器瑖瑨；这些皆可视为三尖两
刃枪的原型，同样是源自域外的兵器。
一位神祇执戈挟弓，显系战神装束。而通俗

文学、民间传说对二郎神的描写，也都无一例外
地突出其英勇善战的特点。究其战神根源，则仍
应到勇敢善战的天狼星蒂什塔尔信仰中去寻觅。
说到蒂什塔尔的天狼星身份，人们不难联想到苏
轼 “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等名句。蒂什塔尔所代表的天狼星，在华夏古人
意识中是 “主侵掠”之星瑖瑩；这与盛行西域、富
含战斗精神的蒂什塔尔信仰不谋而合，尽管其间
存在着评价者立场感情上的巨大差异。不过这对
于证明蒂什塔尔的战神身份，倒是有力的证据。
其实能印证二郎与祆教关系的 “活的化石”，

还是二郎身边那只不离前后的神犬。考古学家在
敦煌绘画中发现一幅绘有两位女神的画像，绘制
时间约在公元１０～１１世纪。画中左边的女神手
托银盘，内蹲一小犬，学者认为那是祆教中的达
埃纳女神；右边的一位倚一大白犬而坐者，学者
认为即融合了蒂什塔尔信仰的娜娜女神瑘瑠———此
画中的两只神犬，恰便是祆教的标志性神物。
在祆教信仰中，犬的地位极为特殊。祆教徒

死后，遗体处理中有一种 “犬视”程序，即在黄
耳白狗或四眼黄狗的注视下，由专门人员将尸体
陈列于特殊场所，待死者血肉被犬 （或鹰）食尽
后，再收白骨于纳骨器中。琐教经典 《维提吠达
特》还列专章讨论犬在教义中的特殊地位，极力
赞颂犬之美德瑘瑡。由是观之，二郎神那只刻不离
身的 “细犬”，正是二郎出身祆教的活证据。
也许只是巧合，祆教神犬因丧葬功能所带来

的死亡气息，在小说 《西游记》中居然也有显
露。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正是因为被二郎 “细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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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咬了一口、“扯了一跌”，才束手被擒的。悟
空骂道：“这个亡人！你不去妨家长，却来咬老
孙！”恰如揭出此犬底细。因此，与其认定此犬
为二郎独健之神鼠所化，倒不如说来自蒂什塔尔
身边的那只神犬，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川蜀 “二郎—川主”崇拜所体现

的水神 （雨神）、火神、雷神、马神、战神、酒
神、戏神等因素，都可以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中
找到根据。这种文化联系，还可从双方在神偶形
象、祭祀形式及神话情节的雷同中得到印证。因
此，说二郎神与祆教蒂什塔尔信仰有着相当程度
的文化渊源，应当是言之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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